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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分别从伊斯兰世界和美国国内的宗教、政治以及对外关系等视角，来审视美国与伊
斯兰世界关系。  

 

内容简介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9�11”事件后宗教
与国际关系研究迅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本辑分别从伊斯兰世界和美国国内的宗教
、政治以及对外关系等视角，来审视这一重要关系。本辑还收录了部分涉及美国与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包括中美关系中宗教因素的研究论文和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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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宗教等，在国内外发表数十
部（篇）学术论著。创办并主编学术丛刊《宗教与美国社会》、《基督教学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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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钮松\[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极端组织向美国海外目标发起了系列恐怖袭击，
美国却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未迁怒于中东伊斯兰国家，但2001年袭击美国本土的“9�
11”恐怖事件彻底扭转了美国的态度，布什政府开始对中东部分国家进行武力打击并谋
求建立美式民主，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美国寄希望通过制度民主
的输出来促进中东地区的民主与和平。尽管小布什政府备受诟病，但也取得一定成效。
随着2009年初小布什总统的卸任，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中东民主推进计划进行了一定的
修正，2010年底迄今的“阿拉伯之春”促进了美国与欧盟在中东民主化问题上的合作。
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的中东民主化政策:宗教与历史的视角尽管美国在对共产主义世界的
颠覆活动中不断凸显民主与市场经济两大要素，但其方式却始终克制在和平演变的范畴
之内。虽然冷战结束前后的海湾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驻军的历史机遇，
但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也因“共产主义的终结”
而找到了壮大发展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向美国
海外使领馆、军人和平民发起了系列恐怖袭击，美国却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未迁怒于
中东伊斯兰国家，但是2001年袭击美国本土的“9�11”恐怖事件彻底扭转了美国的态度
，美国开始对中东部分国家进行武力打击并谋求建立美式民主，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
大中东民主计划”。随着2009年初小布什总统的卸任，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中东民主推
进计划进行了一定的修
正。一、美国中东民主推进的武力方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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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恐怖事件彻底扭转了美国的态度，布什政府开始对中东部分国家进行武力打击并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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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来促进中东地区的民主与和平。尽管小布什政府备受诟病，但也取得一定成效。



随着2009年初小布什总统的卸任，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中东民主推进计划进行了一定的
修正，2010年底迄今的“阿拉伯之春”促进了美国与欧盟在中东民主化问题上的合作。
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的中东民主化政策:宗教与历史的视角尽管美国在对共产主义世界的
颠覆活动中不断凸显民主与市场经济两大要素，但其方式却始终克制在和平演变的范畴
之内。虽然冷战结束前后的海湾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驻军的历史机遇，
但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也因“共产主义的终结”
而找到了壮大发展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向美国
海外使领馆、军人和平民发起了系列恐怖袭击，美国却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未迁怒于
中东伊斯兰国家，但是2001年袭击美国本土的“9�11”恐怖事件彻底扭转了美国的态度
，美国开始对中东部分国家进行武力打击并谋求建立美式民主，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
大中东民主计划”。随着2009年初小布什总统的卸任，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中东民主推
进计划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一、美国中东民主推进的武力方式与
美国冷战后国际角色及宗教复兴冷战期间，由于存在着两极格局以及北约和华约两大军
事集团的对峙，美苏双方尽量保持在军事上的克制，并未因此爆发东西方之间的热战，
主要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来进行间接对抗。尤其是越南战争陷入困境之后，美国开始谨慎
使用武力。冷战的结束以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西方为标志。苏联解体之前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改革与新思维”实际上已将苏联带上了转型之路，正
是在此前提之下，美国在因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之时，得到了
苏联对盟友伊拉克的放弃以及进行一场打击伊拉克的战争默许，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才得以扫清外部的最大障碍，在1991年发动一场合法的正义战争以阻止萨达姆的侵略行
径。但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拉克的态度仅限于制裁与打压促变，而非武力推翻政府
。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谋求建立单极霸权，它对于伊拉克的克制并非出于
恐惧使用武力本身，而是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飘忽不定，中国、巴尔干、亚太都是美国
潜在的“敌人”选项。正是在此前提下，美国领导北约发动了针对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
政权的科索沃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并无明显的美国利益，它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面
对旧式敌人的奋不顾身。在美国看来，米洛舍维奇政权是前塞尔维亚共产党政权的某种
延续，而该政权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和同化行为激发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热情。实际上，
美国国会后来也意识到，虽然“米洛舍维奇政权通常被标注为以民族主义形式幸存下来
的共产主义；但关注到塞尔维亚的反共产主义也很重要”。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
大使馆造成多人伤亡的事件更是反映了柏林墙倒塌10年后，美国对于共产主义威胁依旧
耿耿于怀。从1991年底到2001年9月这10年，美国的战争行为要么是为了驱逐侵略行为，
要么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形式的政权及其同情者，正义与人权只是美国的工具和理由。
由于在科索沃问题上受到俄罗斯的强烈抵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进行的是一场
有限战争，其目标是保障科索沃的自治以及引渡米洛舍维奇本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在
冷战结束后、迈向21世纪之前发动的唯一一场战争。美国并没有将推进民主作为对外政
策的主笔，但却通过科索沃战争检验了其国家实力、联盟操控能力以及新军事能力，这
为其日后在中东发动的战争埋下了伏笔。一个越来越善于使用战争和武力威胁来解决国
际冲突的美国招致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的抵制。亚非拉左翼势力在后冷战时代的部分国
家的上台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机制的缺陷，极端民族主义也在其中发挥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与其他地区的反美主义不同，中东伊斯兰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激进势力
选择了暴力对抗。“9�11”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安全观，美国的战略重心最终
确定为中东。如何解决美国与中东之间的安全困境以及消除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和恐



怖主义成为美国以及小布什总统在“9�11”之后的关切。美国与欧洲不同，其将中东和
伊斯兰教视为改造的对象而非对话伙伴，“历史终结论”中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要素以及
衍生而来的“民主和平论”对于其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美国希望像改造苏联和东欧那样
彻底改造中东，推进民主便成为了其重要选择。由于美国强烈的基督新教立国背景，尤
其是福音派对于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中东和伊斯兰与美国
之间的冲突很难被视为单纯的政治冲突或民主观念的冲突。虽然小布什总统的中东政策
充满宗教意味，如“9�11”之后他在演说中指出：“我们伟大国家的决心正受到考验。
但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会让世人看见，美国能够通过这次考验。愿上帝祝福美国！
”“善与恶之间即将展开一场极大的争战，但善的一方终必得胜”；［美］斯蒂芬�曼
斯菲尔德著，林淑真译：《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
6年版，第187、191页。但美国政界尽量回避冲突中的宗教背景，这有着深刻的理论思想
根源，这些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共同构成了美国构建冷战后世界新秩序
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威尔弗雷德�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的“宗教的终结”论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
”论。面对福山指出的自由主义面临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问题，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美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史学家威尔弗雷德�史密斯于1991年重新
提出了“宗教的终结”，认为“宗教”的概念过于笼统且容易造成误解，要放弃“宗教
”的概念，“‘宗教’因为我们给它们名字而有名字”，要以“两种不同种类且都具动
力的因素：历史上的‘积累的传统’以及男性和女性的个人信仰来取代”。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Minneapolis:Augsburg Fortress,1991）,p194
史密斯还专门提及伊斯兰教，他认为：“‘伊斯兰’这个词蕴蓄在《古兰经》本身之中
，且穆斯林坚持使用这个词汇来指称他们的信仰体系”，“穆斯林热衷于规劝世界放弃
对于他们‘宗教’的其他自发的名称（诸如‘穆罕默德主义’）而赞成他们骄傲地拥有
的合适名称的运动”。Ibid,p80但即便如此，在史密斯看来，“伊斯兰”这一称谓是后来
才赋予今日之地位的，在《古兰经》之中：“真主”（Allāh）一词出现了2697次，“
伊斯兰”（islām）一词才出现了8次，而“信仰”（īmān）一词出现的次数却是45次
，“有信仰的人”（mumin）出现了至少5次。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111由此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古兰经》时代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对真主的信仰
而非后来作为宗教的伊斯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则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的冲突”，
其矛头直指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及它们可能的联合。See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9�11”事件的发生更是使美国新
保守主义将亨廷顿的观点视为圭臬，美国以此为契机趁势在中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
拉克战争，并加大了对地处阿富汗和伊拉克之间的伊朗的打压力度，伊朗核问题酿成危
机。中东和平进程持续停滞难有起色，阿富汗和伊拉克乱局破坏了地区安全结构，伊朗
保守势力在国内越坐越大，中东局势在21世纪愈发失控。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以
来，世界“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两种声音不绝于耳，中东伊斯兰世界俨然成为“
文明冲突”或“宗教冲突”的最前沿。影响中东国际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油气能源和
战略优势的获取、民主和人权的推行、对异教徒的征伐等，三者分别代表着美国在中东
的物质利益因素、精神利益因素和宗教利益因素，看待中东国际关系过分强调任何一种
影响因素均有失偏颇。要用宗教的视野来理解和谈论宗教，中东伊斯兰国家积极吸纳世
俗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但其伊斯兰属性难以改变。要把宗教
因素与世俗因素作为分析美国中东政策的两个变量。如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温克勒



（Heinrich Winkler）所指出的：“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至今仍倾向于从宗教中寻找政治自
由的渊源，而忽视启蒙运动的人权、法制国家和民主传统。”［德］海因里希�温克勒
著，丁君君译：《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13页
。西方也并非铁板一块，欧盟与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较大分歧，这固然与其自身力量、
地缘因素、历史经验等有着巨大联系，但欧盟与美国国家属性的根本不同决定了它们对
待中东的根本态度大相径庭。欧盟多为以基督教文化为传统的普通世俗国家，而美国则
是“上帝之国”或政教分离的神学国家，这反映了现代化带来的世俗化和反世俗化两种
截然不同的结局。美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伊朗、沙特等政教合一的神学国家之间
隔着一道“神学铁幕”，而欧盟则没有，欧盟国家早已进入威尔弗雷德�史密斯所言的
“宗教终结”。因此，区分神学国家和宗教文化传统的世俗国家十分重要，仅仅以国家
主流宗教或宗教文化来区分伊斯兰国家、基督教国家、犹太教国家就会重陷建构主义的
缺陷。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解释世俗国家间或世俗国家与神学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与
冲突往往充满活力，但对于解释神学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与冲突则显得较为单薄。在如
何看待中东这一问题上，摩根索、亨廷顿的角度远远不够，《圣经旧约》、《塔木德》
、《圣经新约》、《古兰经》和《圣训》的视野不容忽略。沙特人袭击了世贸大厦，美
国人却攻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存在着“神学铁幕”的美沙维持了盟友关系，而同样存
在着“神学铁幕”的美国与塔利班却不共戴天，美国与世俗的萨达姆政权之间从友到敌
直至动武主要出自世俗利益考虑。当今时代，宗教并非从“威斯特伐利亚放逐”而回归
国际政治的主流，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产生了主权国家并逐步在20世纪最终推广全球，威
斯特伐利亚和会还解决了基督教在欧洲的内部争端问题而非全球宗教问题，殖民主义的
全球化激发了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浪潮也导致了原教旨主义。冷战长期掩盖了宗教文明
的碰撞，雄心勃勃的苏联代表的“无神论”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国家和世俗国家
都充满恐惧，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或三个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君主国发展到民主
国的欧洲国家成功实现了基督教的欧洲“宗教终结”或“放逐”，而“上帝之国”的美
国却强化了宗教的地位，法律上政教分离的同时出现了政府层面的政教结合和民众的“
国民宗教”式的紧密结合。宗教全球复兴时代的世界并未达到“新中世纪”，无政府状
态下的国际社会仍是世俗国家为主体。可以说，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以来的中东国际关
系从未中断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内核碰撞，作为三大天启宗教发源地的中东，其国际关系
中的宗教文明或神学政治影响比重远远大过其他地区，宗教在中东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
必须认真对待。二、美国偏好民主制度的输出与美国
民主制度设计的历史经验从美国的建国史可以看出，美国早期的价值观输出在其全球霸
权时代已经演化为某种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文化侵略行径。观念的输出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期间慑于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而采取了渐进性的价值观
输出过程，即和平演变过程。经过了40余年，苏联集团才走向崩溃与转型。美国在冷战
结束后的10年徘徊不定，甚至扶持某些伊斯兰激进势力掌权，如美国与塔利班政权在“9
�11”前的良好合作关系。“9�11”以后，作为一个遭受本土恐怖袭击重创、不受约束
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希望通过武力摧毁中东激进反美国家，即“流氓国家”和“无赖
国家”的现有政权和政治制度，复制美式民主制度，以期建立亲美的中东民主政权。这
种推倒重建的制度设计模式与美国的大国地位有关，但更与美国的建国历程有关。欧洲
人在1492年驱逐穆斯林对西班牙的残余统治之时，中东保留的欧洲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著
作传回欧洲，这唤起了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肇始于地
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而启蒙运动则兴盛于法国。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从神学的角度



呼唤了人权，而启蒙运动则呼唤了公民权。换言之，欧洲历史经历了两次分权：教权与
王权的分离；贵族与平民的分权。虽然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列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
和约》，正式确立了去宗教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体系，即现代国际体系，但欧洲传统王权
势力与商人和平民之间的权力划分却经历了较多挫折与反复。欧洲经历了两种民主化路
径：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君主制的过渡，如英国光荣革命；革命推翻帝制，
建立共和，如法国大革命。这两种路径都历经了长期的过程才得以最终确立。但一部分
欧洲清教徒在1620年11月移居美洲大陆，并以《五月花号公约》作为未来施行权力的基
础，该《公约》设计了未来的“民众自治团体”的法治社会，并被视作“在美洲土壤中
种植的第一颗民主种子”。Bernard Smith,The Democratic Spirit: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Writing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California:AAKnopf,1943）,p3这种在当时
极为超前的思想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难以实现，甚至连在欧洲的公民权利都难以享受
到。《五月花号公约》的思想真正走向制度化是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美国的《独
立宣言》便有着《公约》的基本精神，“对于公正与平等的遵循将在随后许多文件，包
括美国宪法中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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